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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人知的传奇，

鲜为人知的牺牲

7 月 24日，这个日子对九连来说，
比过年还热闹几分。

这一天，是连队被国防部授予“学
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称号的第
56个“连庆”。

往年，连队要会餐。大家聚在荣誉
室，一起重温连队历史。退伍老兵也会
通过电话或者视频表达祝福。

今年的“连庆”，他们是在驻训场
上度过的。只是简短开了个会，官兵们
便继续投入训练。

沙场之上，连队官兵整装列阵，
身后是数辆新型装甲车，“平型关大
战突击连”这面红色战旗在风中猎猎
作响。
“连队历史上的纪念日很多，每一

个对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它们背后是
先辈们的付出与牺牲。”指导员刘天成
一脸郑重地说。

此刻，站在沙场之上，看着“平型
关大战突击连”战旗随风飘扬，刘天成
真切地感受到历史之重。

提及“平型关大捷”，对于今天的
大部分年轻人来说，了解的只是写在课
本里的标准总结——八路军出师抗日取
得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
胜”的神话。但作为这支连队的指导
员，刘天成明白，1937 年的那场胜利
来之不易——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对华北

进行疯狂进攻。其坂垣师团第21旅团及
辎重队数千人，沿灵丘至平型关西犯。

八路军 115 师 685 团 2 营 5 连作为
“突击连”，奉命在关沟以北高地伏击
日军先头部队。

初秋，雨下了一夜。终于，拂晓
时分，日军进入埋伏圈。接到“开始
攻击”的命令，绰号“猛子”的连长
曾贤生带领全连发起冲锋。

鲜血、残肢、喊叫……白刃格斗
的惨烈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据日本
1973 年出版的 《浜田联队史》 记载：
“100 余辆汽车惨遭烧毁……公路上有
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
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
忍睹。”

战斗结束时，全连 160人只剩 30多
人。凭一己之力刺死 10多名敌人的曾
贤生英勇就义。牺牲之际，他捂着伤
口，仍然怒目灼灼，盯着死在他刀下的
敌人。

这道目光，向死而生。
曾贤生看见了敌人，看到了死

亡，同时也看到了身后亿万人民目光
中燃起的希望。在他眼中闪烁的，是
胜利的曙光。

战后，连队被授予“平型关大战
突击连”荣誉称号。

83 年过去了，平型关烈士陵园

里，白色墓丘与纪念碑静静矗立。这
里，安葬着平型关大战时牺牲的 264
位烈士。

广为人知的传奇，鲜为人知的
牺牲。

很多人觉得历史十分遥远，但是在
“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官兵心里，那场
血与火的碰撞近在咫尺。

荣誉室里，每位新兵都会在“平型
关大战突击连”那面战旗前，听老兵讲
述历史上那热血沸腾的一幕幕。曾贤生
那道目光,永远镌刻在历史中，也印在
连队每一个战士心中。

2015 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阅
兵式上，连队战士周玉健接受了祖国和
人民的检阅。
“‘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方

队 300 多人，我站在第一排第一个。”
正步走过天安门前，周玉健目光坚定。

此刻，无数人注视着电视屏幕里这
个方队。其中一道目光，来自 1000 多
公里外的牡丹江畔。看到连队旗帜出现
时，四级军士长徐强热泪盈眶。

徐强如今已经退伍。在那场阅兵
中，除了“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
队方队，他还记得那个缓缓驶过天安门
前的抗战老兵方队。

方队中，几十名老兵白发苍苍，胸
前戴满了勋章，他们中最年长的已经
102岁。有些老人默默流下了泪水，这
些泪水背后，是鲜为人知的牺牲——

“满眼都是伤员。当时医疗条件很
差，没有麻药，也没有血浆，许多战士
活活地疼死在简易的手术台上……”抗
战老兵刘伯华忘不了平型关大战抢救战
友时的场景。

当时，刘伯华在“平型关大战突击
连”所在的 685团担任看护班长。战斗
中，他带领全班 20多名战士，从战场
往下背伤员。

那时，刘伯华刚满 18 岁。在那场
战斗中，很多和他年纪相仿，甚至比他
还小的八路军战士，牺牲在平型关。

平型关大战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不仅仅是因为那场胜利，更是因为在
胜利的旌旗上，浸透着先辈的鲜血。

从胜利走向胜利，

为人民奔走四方

“缅怀逝者，祝福唐山。”
7月 28 日，是唐山大地震 44 周年

祭。当年地震中那些黑白照片再次出现
在网络上，让人们陷入悲痛的回忆。

看到这些照片，“00后”士兵李康
宁不由想起了一把军号——

冬日午后，天空阴沉沉的。李康宁
被指导员带到连队荣誉室。刚来连队一
年，就要和指导员这么郑重地单独谈

话，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些忐忑。没想
到，指导员还没开口，先交给他一把军
号。
“人们因为平型关记住了我们，但

是我们连可不仅仅打了这一仗。”指导
员告诉他，“抗美援朝、唐山大地震、
大兴安岭救火……走出平型关，我们作
为主攻连、突击连，吹响了 3000 多次
冲锋号！当年，先辈们在唐山抗震救灾
一线吹响的那把军号，至今还被收藏在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那是李康宁第一次触摸军号。接过
军号时，他心里沉甸甸的。他明白，这
把军号，不仅仅意味着历史，更意味着
使命。
“冲锋号，是最难吹的一种号音。

为了吹好它，我苦练了一个月。”李康
宁的训练地点，在一个莲花池畔。寒冬
腊月，一眼望去，整片池塘只有光秃秃
的冰面。

在这里，李康宁第一次吹响了冲锋
号。此后，他经常想象自己在沙场上吹
响冲锋号的样子。

3000 多次冲锋号，数十万公里行
程。如果在地图上对这个连队的足迹进
行标注，密密麻麻的点和线会让人眼花
缭乱。

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总能看到这
个连队的身影。对于这一点，来连队不
到一年的新兵任梦宇有自己的体会。

前不久，安徽阜阳的“千里淮河第
一闸”王家坝闸泄洪，滚滚河水奔腾而

出。距离这里不远的阜南县田吉镇，是
任梦宇的家乡。

看着电视新闻中，那些迷彩色身影
奋战在抗洪一线，任梦宇想起连队抗洪
的那张照片——

照片上，是 1998 年发生特大洪水
时，连队官兵在月亮泡水库坚守的场景。

那年夏天，连队紧急赶往嫩江抗洪
一线。一路上，大片农田被淹没在水
中，只能看到零星的树梢和屋顶。这一
幕，和今天电视新闻里的画面极其
相似。

任梦宇今年 18 岁，已经做好了上
前线的准备。他说：“很多先辈牺牲
时，甚至比我还要年轻。”

连史 93 载，书写着这支部队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漫长征程。连队官兵奔走
在祖国大江南北，从未退却。因为，他
们身后是亿万人民。他们用行动，诠释
着“人民子弟兵”的含义。

从当年的大刀上，

寻找胜利的密钥

春风和煦，阳光灿烂。透过新型
战车潜望镜，上士宁小林看到旁边的
轿车疾驰而过。他和战友开玩笑：“说
出来大家不信，我还没驾照呢！”

今年 4月，宁小林驾驶新型战车去
野外驻训。在他面前，数十个不同颜色
的按钮让人眼花缭乱。现在，他闭着眼
睛都可以操作这些按钮。

此时，距离连队换装才过去一年时
间。
“肩上的使命任务，逼着我们加速

赶路。”连长王昌喜说，“从 2017 年到
2020年，3年间 2次转型，我们连承受
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时代大考。”

转型之初，连队 9成以上官兵涉及
岗位调整、专业调换。这支从胜利中
走来的队伍，改革开局就遇到了挫
折——营里首次专业考核，连队车
长、炮长、驾驶员三大乘员专业成绩
都很不理想。

官兵们迷茫之际，连队主官的桌
上，出现了一封转岗报告。
“我年纪大了，必须提前适应新装

备，不能拖连队的后腿。”老班长宁小
林说，“我们连队有句话叫‘把荣誉举
过头顶，把困难踩在脚下’。当年老连
长曾贤生拿着大刀和日军拼杀，靠的
就是这股子血性。”

抗日战场上，装备的差距，曾让八
路军吃了不少苦头。据统计，日军在二
战中制造了 600多万把刺刀，而八路军
一个师只有几百把刺刀。据日方资料记
载，当时八路军战士使用的大刀，比日
军加装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短几十厘米，
还容易卷刃。

白刃搏杀勇者胜。这几十厘米的差
距，八路军将士用血性补齐。

时任 115 师司号员的抗战老兵强
勇，当时才 14岁。很多和他一样的小
战士，甚至没有日军加装刺刀的三八式
步枪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官兵
血战到底，用大刀为中华民族杀出一条
血路。

在中华大地风雨如晦的暗夜里，平
型关下的那场胜利闪耀着无与伦比的光
芒。自此，“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
突击精神刻进了九连官兵的骨子里。

如今，拥有了更先进的装备，摆在
九连官兵面前的“敌阵”却没有消失。

战士鲁士斌床头贴着一张卡片，上
面写着一句格言：“船的力量在帆上，
人的力量在心上。”

面对时代之变，官兵们用凝聚在
“大刀”上的突击精神破题。装备没到
位，他们就自己改装训练模拟设备；
转型节奏快，大家就加班加点学习新
知识……

陷阵之志，成就胜战之师。前不
久，旅里组织比武，车长卢栋鹏、驾驶
员杨孟想夺得全旅第一。这份成绩，是
他们用汗水换来的。

从胜利走向胜利。大刀会卷刃，但
刀锋上凝聚的突击精神不会。

荣誉室里，“平型关大战突击连”
那面战旗静静悬挂着。战旗无言，却用
鲜血和历史告诉每一批官兵——

当你们成为真正的战士，就成为了
胜利的密钥。

版式设计：梁 晨

走进“平型关大战突击连”—

寻 找 胜 利 的 密 钥
■本报记者 谭靓青 特约记者 海 洋 通讯员 詹丽红

一战成名，用来形容“平型关大战

突击连”最为恰当。

83年前，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反

法西斯战线都记住了平型关大捷，记住

了“平型关大战突击连”。

当时，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

《每日先驱报》中评价道：“一部分进攻

的日军在平型关遭受惨败。那是一种

山地上的运动战，它展开了中国抗战的

新局面！”

1952年，中国发行了一组邮票。

其中一张上印着八路军从平型关前凯

旋的场景，这是由摄影家沙飞拍摄的战

地照片。

透过这张照片，依稀可以看见当年

那支年轻的部队。除了少数传奇英雄

的故事流传至今，很多战士的名字已经

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打完这场战斗，这支部队去了哪

里？又做了什么？

今天，我们走进“平型关大战突击

连”，寻找当年那支部队的足迹。

从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这支部

队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和朝鲜战争，走遍了大江南北。

如今，这支连队已经转隶为陆军第

79集团军某旅合成三营九连。2019年

10月1日，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这面

战旗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纵观连队90多年风雨历程，它的

历史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从胜利走向

胜利。

为什么能从胜利走向胜利？那把

属于胜利的钥匙在哪里？

在时间记忆里寻找答案，你会看到

一个大写的“战士”。

特 稿

上士卜庆涛第一次来荣誉室，已是

11年前的事了。

荣誉室不大，中厅正门上方，挂着“平

型关大战突击连”的金色牌匾。

每次走进这里，卜庆涛都觉得走

进了历史：玻璃框中悬挂的战旗，底色

已在岁月中斑驳；展柜里，那些黑白图

片和旧报纸，那些奖杯、奖状静静陈

列着。

这些物件都有年头了。这是一个有

着厚重历史的连队。卜庆涛先是端详了

一下荣誉旗帜，而后驻足在一个展柜

前。那里面，整齐地叠放着一件旧军装。

这件旧军装，是特等战斗英雄高如

意留下的——

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

高如意率领6名战士，摇着一艘名

为“海州”号的木船，冲向长江南岸，率先

抢占江防阵地。

战斗中，高如意手臂中弹。战斗结

束没多久，来不及取出弹片，他就奔赴朝

鲜战场。这个弹片，在他手臂里留了将

近20年……

归国后，高如意谢绝上级挽留，退伍

回到老家河北行唐。他只留下一件军

装，在连队荣誉室代代相传。

高如意生前在行唐的家，和荣誉室

一样很有年代感：一个大土炕、一个旧柜

子、几把老藤椅把不到30平方米的屋子

占得满满当当。

房间角落，放着一口木箱子。打开

箱子，朝鲜战场的留影、1950年全国战

斗英雄代表会议、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

年阅兵时的大合照映入眼帘……这些泛

黄的照片仿佛在告诉世人：这里住的不

仅是一个普通老人，更是一个功勋卓著

的英雄。

这样塞满回忆的箱子，卜庆涛的父

亲卜宪堂也有一口。箱子里，存放着卜

宪堂参加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时穿过

的军装。

当初，卜庆涛之所以选择当兵，就因

为这件旧军装。

他还记得，自己10岁时因为好奇，

偷偷打开那个神秘的木箱，看见了里面

别着军功章的旧军装。

顽皮的卜庆涛，戴上箱子里绣着红

五星的帽子，得意洋洋地给父亲看，却被

狠狠教训了一顿。

“等你长大当兵了，我再给你。”当时，

他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火。

也许是命运使然，参军后，他在荣誉

室看到了另一件旧军装。

听老班长讲了战斗英雄高如意的故

事后，卜庆涛脑海中父亲和高如意的身

影渐渐交叠。

卜庆涛忽然明白：一件旧军装，对他

们来说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一群战友、

一段岁月、一种使命。

今年，是卜庆涛来队第11年，他已

经成为连队最老的兵。他见证了连队

从机械化到合成化的转型跨越。可每

次驻足在这件旧军装前，他都感觉自己

是一个新兵，在聆听先辈的嘱托。

转型后，卜庆涛担任连队的射击技

师。他时常加班学习新装备。新来的战

友不理解：“班长，这么拼干嘛？你现在

已经很优秀了。”

他沉默半晌，说：“我不想辜负身上这

件军装，更不能辜负那一身身旧军装。”

把军装“穿”在心上
■本报记者 谭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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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阳光下，“平型关大战突击
连”的旗帜随风飘扬。

图②：浸染着革命先烈鲜血的荣誉
战旗。

图③：九连先辈与日军展开白刃
格斗。

图④：转型后，九连官兵驾驭新型
战车驰骋在训练场上。

本组照片由詹丽红提供

荣誉室内，特等战斗英雄高如

意的军装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

栾超群摄

战旗飘飘·英雄连队的新时代风采


